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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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

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

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

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

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

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

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题

课，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

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

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

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

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

上花列传》就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

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

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

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

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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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

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

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

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

《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

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

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

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

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

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

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

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

《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

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

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

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

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

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

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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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摇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诗曰：

谁云结交易，结交苦不深。

结金罕结义，结面难结心。

羊左久不作，范张莫望今。

平时酒肉眼不白，才遇孔方心便黑。

纷纷翻覆似波澜，多少良朋变仇敌。

请君满泛手中觞，听我新编畅胸臆。

这一首诗，是说那人心叵测，交友最难。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无论士农工

商，以类相从，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只是古道日非，人情浅薄。那仗义疏

财，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以黄金多寡，为交谊浅深的最多。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

终，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先富贵而后贫贱，则亦不终。当其显达与殷厚相等，则意

气类洽，把臂订盟，以为同胞，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及至事变临身，一朝颠沛，休

指望赤胆相扶，就把那脸儿翻转，视如陌路，甚而惟恐祸害牵连，逢人推说从来不曾

相识，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每见今世险刻之徒，往往乘友落难，阳为排解，阴实从

中取利，更或假意说盟说誓，专等堕入局中，即便下手，有田产则利其膏腴，有妻妾

则乱其闺阁。交道至此，岂不深可痛惜。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朱穆著绝交之论。

还有一个杜工部，在长安时，每为旧交所薄，做下古体一章云：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据着这首诗意，可见人情恶薄，交谊鲜终，自古迄今，大都如此。然虽是这般

说，难道世间，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财，有肝胆的真丈夫么？只因

损友多，益友少，与人相处，也要察其贤否，方可定交。决不宜轻信受欺，以致厚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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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终，噬脐莫及。

近今有一少年，也只为一时误信，结交匪类，惹来夫妻子母分离，身陷囹圄，几

乎性命不保。

这段话文，出在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人姓赵，名相，号唤君甫。在十二岁上，父

即见背，其母王氏，年仅二十七岁，苦撑门户，抚养赵相成人。那一年，已交弱冠，

娶妻冯氏，颇有五六分姿色。至亲三口儿，靠着祖遗房产过活。忽一日，壁邻有个做

裁缝的，唤做董近泉，在里党中，恃着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凡系邻居有什么冠婚丧

祭，礼应贺吊的，那董近泉惯会敛银买礼，做个公分头儿。你道众家之事，为何近来

独肯效劳？只因那分金，也有一钱的，也有加厚至二钱、三钱的，若做了头儿，不但

省了自家的一分，连那众人的公分中，还要把礼物克减些，落下几分使使。及至本家

备酒，吃了正席，次日洗厨，还要请他独吃一杯。因有这些肥水，所以董近泉每常探

听某家上寿，某家生子，他便撇了门前生意，往来奔走不迭。

这一日，急忙忙跨进门限，对着赵相说道：“东首卖酒的李家，昨已搬去，今晚

就有一个姓蒋的朋友，自南门迁到这里。闻得那蒋大郎，年纪不多，倒也老成世事，

我们这几家邻近，斗一公分作贺，要你也出一分儿。”赵相道：“这是该贺的，每分

应派多少，就称了去罢。”董近泉道：“照众，先出一钱五分，等待备完了再算。”当

下近泉取银，自去买办礼物，不消细说。

且表那姓蒋的，讳云，排行第三，乳名佛哥，表字公度。祖父三代，俱充本府吏

员，遗下房产，也有千金家当。只为蒋云幼孤失教，嫖赌兼全，不上三载，竟把祖业

花费罄尽。自此日渐无聊，单靠包揽词讼，为人衙门打点，并写几张呈状糊口。那一

晚迁徒进门，董近泉就把贺礼送过，蒋云欣然收领，择日具东相邀，酒果肴馔，备极

丰盛。当夜饮酒中间，那众邻居，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免不得四个字，唤做粗俚朴

实，碗酒块肉，是其所乐。若用水磨工夫，行令掷色，绝不在行。那蒋云又是一个假

斯文，假世事的。只一张嘴，谈天说地，娓娓不休。致令四座寂然，莫措一语。惟有

赵相，粗谙文理，温雅脱俗，兼值年卑，坐在席未，恰好与东家共桌，所以两个说得

最是投机。话休絮繁。

当夜席散之后，赵相回家，向着王氏，备称蒋云衙门识熟，是一个能干的人，且

又一团和气，待人礼数周匝。王氏道：“你既没有弟兄，这样人系在邻居，也该结识

他。”次日早起，赵相独自过去谢酒。蒋云笑道：“深愧薄设简慢，殊为负罪不浅。

幸获赐顾，樽中尚有余沥，屈兄少坐一谈。”赵相慌忙站起身来，再四推却。蒋云坚

不肯放，便把董近泉邀过，一同坐下，直饮至日中始散。自此以后，酒杯往来，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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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逆。

忽一日，蒋云为有讼事在县，清晨梳洗，打从后门出去。只见井栏边，站着一个

后生俊俏妇人，提桶汲水。近前仔细一看，那妇人果是如何？但见：

轻盈态度，袅娜身躯。只须这脸晕桃花，自应愧宋玉；堪羡那眉横纤

绿，何必倩张郎。虽则云鬓蓬松，越显得天然媚丽；惟此綦巾缟服，却偏有

别样风流。

蒋云立住了脚，直等那妇人汲了水，跨进门去，把众邻居屈指一数，才晓得就是

赵相的浑家。一头走，一头暗想道：“怎知赵大的妻子，却有这般美就，必须寻计弄

他上手，方遂我愿。”自后，不时买些新鲜果品，送与王氏。每事假效殷勤，与赵相

愈加亲密。也是事该凑巧，赵相为因父亡，借了一主官债，历年还过本利，尚有债尾

未清，意欲求让。怎知宦家的帐目，岂肯容你欠少分毫。当下差一管家，唤做顾敬，

率领众仆到门厮闹。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执意不还。只是一人怎敌得几个狼仆，竟

把一根麻索，套在赵相颈上，便要扯去禀官。隔壁董近泉，与对门几家邻舍，虽则上

前相劝，都晓得是乡宦的势头，谁敢拦阻。里面王氏急了，也顾不得体面，直走出门

外叫屈。正在分解不开，恰好蒋云同着一伙朋友回家。挤开众人一看，见是赵相，不

觉吃惊道：“原来是赵君甫，为甚遭此殴辱？”便奋勇向前，把那几个扭住赵相的，

夹耳根一连数掌，打得放手不迭。顾敬道：“蒋三官，不要管这样闲事。我们这个墙

门，也不是好惹的。”蒋云回头，认得是顾敬。便道：“顾老兄，大家通是相识的。

这个赵大官，是我表弟，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纵或宿逋未清，那有讨债就如捕盗的

一般。凭你什么显宦，我蒋公度也是一个丧门吊客，那势焰是压我不倒的。幸得老兄

曾经会过几次，且到城内去，待我做个薄东，大家讲一明白。”众人听说，俱道有理

有理。遂至普照寺内，拣一个幽静的酒馆坐下。饮至半酣，顾敬道：“这项债负，年

远利多，要让也是说得过的。只是赵君甫须要央着原中，或求家老爷的至戚，当面说

明，取出借契，方为了局。岂有关了门自改年号，并不曾说个明白，蛮做主要让。殊

不知差了我们弟兄，若是帐目不能清楚，家老爷须要见责。及至催逼要紧，又道弟辈

改有情面。终不然，难道我这几个弟兄，代你赔了不成。幸得遇着蒋三官，是个世事

朋友，天大的人情，俱卖在他面上。只是古语说得好，还债须还债尾巴。若不还去根

头叫绝，那时差着愚弟兄，再来冒犯，休要见怪。”蒋云道：“承教，足见厚情。今

日已晚，诸兄且请回去，只在明日饭后，小弟自来见你家老爷。但求诸兄从中帮衬，

家表弟决当重谢。”原来蒋云专管闲事，兼以写状出名，在郡乡绅，凡有讼事，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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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请。所以顾敬不敢违拗，只得唯唯作别，各自散去。

当晚无话，次早王氏催唤赵相起身，着到蒋云家里作谢，并求周旋完事。刚欲出

门，只见蒋云已到，连忙邀进。王氏亲自出来，谢了又谢。蒋云道：“昨据顾敬的帐

上，总结欠银十一两七钱，那里肯让这许多，只怕一半是决要还他的。那顾敬与众

人，也须总谢他一两。惟恐吾兄一时措备不及，特向敝友处借得五两在此。待少顷，

小弟自去面求一番。倘获停妥，就来回报。”说罢即欲起身。赵相一把留住道：“便

饭已备，虽不是请兄的，聊表寸意耳。”蒋云道：“蒙爱，岂敢固辞。实因今早有一

敝友，在总捕投文，约准厅前相会。且待调妥之后，那时叨扰郇厨未晚。”遂急急进

城而去。王氏道：“难得蒋三官这样厚情，只怕嫡亲弟兄，还不能够如此出力。他既

不肯吃饭，必须备下几品肴果，屈过晚间一叙，就与他八拜结为兄弟，方好往来，藉

他照顾。”赵相点头道：“不待母亲慈谕，孩儿意亦如此。”遂持银出门，即时买办，

无过是鸡肉鱼虾，以至时果小菜之类。那冯氏就往厨下整理，王氏暖酒。

正在忙做一堆，忽闻门响，赵相掀起布帘一看，只见蒋云已是笑嘻嘻的走进客

座。便问道：“所托贱事，曾仗鼎力调停否？”蒋云道：“小弟一到厅前，会了敝友，

即往见渠。初时坚执不允，被我力恳，要他全让。那顾敬亦从旁赞襄，说兄实系窘寒

无措，始有肯让一半之意。弟又再四恳切相求，才允十分之六。连谢顾敬，共去银五

两六钱。那原备契，亦被小弟立等检付。兄请验明收下。”赵相接过手中，略略看了

一看，便即扯毁，一边自在客座里说话，里面婆媳已站在帘边听得明白。王氏心下十

分欢喜，整衣而出，向着蒋云谢道：“孤寡无靠，每每被人欺侮，若非托庇周旋，岂

免鱼肉。其银当即加利措纳，尚容图报。只是老身更有一句说话奉闻，未识可否？”

蒋云慌忙站起身来，笑容可掬，着地深深一揖道：“有甚尊谕，但说何妨。”王氏道：

“老身已备下三牲酒果，不揣寒微，意欲屈与小儿结为弟兄，万勿见却。”蒋云正患

无路进身，听得说到结为弟兄，不胜欢喜。掬着腰，连忙点头道：“贱意久欲如此，

为恐家下穷寒，难以结纳。今既蒙爱提携，幸出望外。”赵相遂把牲礼捧出，摆在桌

上，点起香烛，共向神前设誓。蒋云年长五岁为兄，赵相为弟。两个拜毕，随即请出

王氏相见。王氏道：“只消常礼罢，不要折杀了老身。”蒋云慌忙跪下去，纳着头拜

了四拜。又请冯氏出来，亦相见毕。遂把酒肴罗列，尽欢而饮，直至更阑始散。只因

这一番结义，险教赵相母妻不保，家破身危，几乎死于非命。曾有一诗为证：

自家骨肉尚难言，何必轻将异姓联。

千古英雄千古少，今人岂易说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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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自结义之后，比前愈加情密，俱不消细说。那一年，忽值荒旱，米价腾贵至

四两一石。赵相打从城里走了一遭，回到家中，闷闷不悦。王氏再三诘问其故，赵相

答道：“孩儿非因别事，只为天旱年荒，米珠薪贵，似此坐吃山空，将来何以度活。

意欲出外为商，又虑家内没人照管，所以进退两难，踌蹰不定。”王氏道：“我亦久

欲令汝做些生意，只虑你从幼不曾远出，况兼行业颇多，不知做那一件，可以趁些利

息。今汝既要出外，岂不闻男儿志在四方，我岂阻你。即家内之人，倒也不消忧虑，

少不得自有蒋三官看顾。但不知去到何处地方，置那一件货，可是稳当的么？”赵相

道：“闻得湖广米贱，有一朋友与儿同姓，唤做赵云山，家累千金，向在六陈行内撺

贩。儿已与他计议，若到彼处籴归，算来倒有五六分利息可趁。”王氏喜道：“既获

好友提挈，不须疑虑，即应相约起程，我亦收拾些钗环典押，与汝凑作本资，多籴得

几担也好。”

当晚母子二人，商议停当。次日早起，先到赵云山家里，约准了起身日期。随后

又去请着蒋云，午后小酌。遂即置备鱼肉等件，买了一坛好酒。到得下午时分，整理

齐备，就把蒋云请了过来，摆开桌子，捧出杯盘，却是时果五色，小菜十碟，荤菜十

碗。蒋云道：“今日此酒，不知贤弟请着那一位尊客，却是这般丰盛？”赵相道：“愚

弟不材，全赖仁兄覆庇，为此特设蔬觞，屈作片时闲话。”蒋云道：“自家弟兄，只

须便饭，若用客礼相待，下次便不敢叨扰了。”就此坐定。初时，把些衙门中事情闲

叙，以后酒过数巡，赵相取出大杯斟满，双手递与蒋云道：“请兄满饮此杯。”蒋云

再三推谢道：“贤弟，你悉知做兄的贱量最浅，为何今日把酒相劝，反是这般客套起

来。”赵相道：“吾兄尊量，弟岂不知。只是这一杯鲁酒，非比等闲，兄若肯饮，小

弟才敢有事相托。设或固辞，必然见怪，弟亦不敢启齿了。”蒋云只得勉强饮干，乃

问道：“酒已领命，愿闻所谕。”赵相道：“弟因先父早背，老母相依，虽则痴长二

十，未尝远越闾里。曾闻男子悬弧以志四方，况值先业飘零，若仍株守，岂为长策。

今又蹇值荒旱，米价骤贵，幸有敝友相挈，偕诣楚中。所恋恋者故乡亲友，一旦远

别，岂能无感。所放不下者，老母弱荆，无人照顾。天幸仁兄谊同手足，向叨荫庇，

谅不以弟出而即见疏，故特备一卮，屈兄言别。弟若出门之后，倘或有甚外事，并薪

水空乏之处，俱赖一力周全，使老母得托惠存，荆人不致浩叹，皆出于仁兄之大渥

也。倘蒙金诺，足荷"鉛。”蒋云听罢，欣然笑道：“某虽谫劣，素以侠义自许。况

与贤弟，曾经订誓，言犹在耳。尔母即我之母，尔室即我之婶也。但请放心前去，不

必系怀。”赵相大喜道：“既蒙兄见许，望乞上坐，请受小弟一拜。”蒋云慌忙用手搀

起，赵相已是拜了下去，遂一同拜了两拜。赵相不觉泪流满颊，蒋云解慰道：“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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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计然之谋，此行必然得意，何乃效儿女子之态乎。”王氏亦再三叮嘱道：“吾儿但

要途中保重，早去早回。若外面杂务，自有尔哥哥照管，家中薪水，吾自把持。只望

你多趁得几分利息，也不枉辛苦一遭。”蒋云道：“吾弟主意既决，不知订于何日挂

帆，劣兄当以杯酒作饯。”赵相答道：“只在明早起程矣。”蒋云道：“既已刻期，容

当买舟相送。”

时已日暮，遂作谢而去。当晚，赵相又向冯氏，叮咛：“早晚谨慎门户，后生家

切不可出头露脸。”冯氏道：“吾看蒋公度，虽则小节儿志诚可托，及细察其言貌动

静之间，恐非良善君子。但虑君去之后，未必有益于吾家耳。”赵相笑道：“公度侠

丈夫也，我试之已久，汝何多疑耶。”至晓起程，彼此互相嘱付，俱不消细叙。

单说蒋云回去，连夜整理酒肴，顾了船只，并那赵云山，一齐邀过舟中，殷勤相

劝，直送至秀州始别。正所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客情。

要知赵相去后如何？下回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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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摇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诗曰：

浮生能得几多时，须学杨公畏四知。

綦缟足娱休妄念，不渔美色是男儿。

当下赵云山、赵相，过了自己的船，前往苏州进发。按下不题。且说蒋云，自从

见了冯氏，时刻想念不忘。到得结义之后，虽则每日相见，怎奈赵相是个不出门的主

顾，那冯氏又极贞慎，凭你着意殷勤，微言挑拨，并不肯轻露半点笑容。以此只得眼

饱，无由着手。

那一日直送赵相，到了秀州分别。一路回来，心下暗暗欢喜，不住的想道：“纵

使冯氏心肯，有那王氏碍眼，毕竟未易就谐好事。不如先把王氏揿倒，那雌儿就是我

手中物了。”算计已定，只等船到岸边，先去回复了王氏。才进家里，收起盘盏，打

发了船家，就去买了一尾鲜鱼，一只大鸡，一盘茶食，着令浑家杨氏巧姑，打从后门

送到王氏家里来。王氏婆媳，殷殷致谢，就把鸡鱼整理，留着巧姑，吃了夜饭，一同

送他回家。巧姑又将婆媳留住吃茶，盘桓至更余天气，蒋云亲自点灯送转进入门内。

低声嘱道：“没有男子在家，须防小人暗算。倘有什么响动，只宜侧耳细听，切不可

就说是猫鼠。”王氏道：“多谢好话，夜深了，去罢。”蒋云走了四五步，复又转身唤

道：“油虽贵，须要点着一盏灯儿，也觉胆大些。”王氏从楼上应道：“晓得了。”自

此蒋云每日间，只在赵家走动。早间缺柴，就去买柴。晚上要酒，就为打酒。王氏十

分欢喜，亲做一双鞋袜，送与蒋云，蒋云把来放在家里。过了两日，王氏问道：“我

做的鞋袜，怎么不穿？想是做得粗糙，不中你的意么？”蒋云道：“蒙娘厚恩见赐，

只宜簇新珍藏笥箧，以便时时须戴，岂可放在脚下踹着。”又一日，蒋云拿了一匹绵

绸，央着王氏裁剪，故意把那尺儿掉在地下，假做寻尺，将王氏的脚尖，捏上一把。

王氏笑道：“你错了，那根不是尺儿，为何倒捏了我的脚尖。”说话的，若是王氏果

系贞洁，此时就该发话，使蒋云没意思，也便绝了他的邪念。怎反说是错捏，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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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有意的了。原来王氏，年虽三十五岁，姿容白嫩，倒像三十以内的。自从守寡，

已经八载。既当久旷之际，又值一个光棍后生，终日在家，娘长娘短，肉麻亲热。不

要说王氏，就是贞节妇，只怕也着了邪魔。倒亏冯氏做人正气，在旁碍眼，不便勾

搭。闲话休提。

且说王氏，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要请观音庵尼姑，唤做静照念经。预托蒋云，

置备蔬果香烛等物。蒋云暗喜道：“只在这尼姑身上，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遂

将银二两，即日到庵，送与静照，要他如此如此。

原来静照虽入空门，却惯会与人做那马泊六的。见了一锭雪花细丝，满口许允

道：“不劳居士费心，只凭我三寸舌，包你成就。但事谐之后，还求重谢。”蒋云笑

嘻嘻的应了一声，即作别而回。当日午后，静照一径走至赵家，见了王氏，嘻嘻笑

道：“别来未久，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想是喜气冲冲，以致精神旺相。”

王氏叹口气道：“穷居孤寡，有甚喜来。”静照道：“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

得人扶助一喜也。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必获厚利，二喜也。目下更值寿诞伊迩，三

喜也。还有意外之喜，难以枚数。”王氏笑道：“多谢师父，但知我的喜，怎知我忧

柴忧米，支持门户，若不可言。日来正为贱诞偶临，已买下些香烛，意欲屈请贤师徒

二位到舍，念经一日。尚未专人相约，谁想顺风儿吹得来。”静照道：“我亦正为此

特来相请。若到宅上，打搅不便。不如赍了香烛，光降荒山，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

几卷经，倒觉省便些。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如此甚好，至期容当早起叩刹。”

遂欲具斋相款，静照推谢而去。只因此一来，有分教：

寿辰翻作鸳鸯会，尼刹新开方便门。

到了那一日，王氏清晨梳洗，留着冯氏在家，同了蒋云，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

拿了香烛蔬果，来到尼庵，周围一看，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但见：

门外水浮绿藻，篱边烟锁垂杨。

只有白云一片，时同野鹤回翔。

当下静照接进殿上，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香烟缭绕。那师徒两个，早已念完了

一卷药师经。王氏向佛参拜礼毕，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静照道：“蒋居士也到里

边，一同吃了茶罢。”王氏道：“多谢师父，总没有外客，只该一处同吃了。”既而早

饭已过，静照与老尼，自在佛前诵经。蒋云领着王氏，四围闲看。每每将些风情说话

勾引。王氏只是笑而不言。停了一会，静照又来催唤吃斋。等得王氏和着蒋云，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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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静照道：“二位且请宽坐，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烛，再来奉陪。”转身向着蒋云，

丢了一个眼色，遂将房门反掩而去。蒋云带着笑，走近王氏身边，双膝跪下道：“这

段苦情，娘可得知么？”王氏便将肩上打了一下，带笑骂道：“活贼囚，你的歹意，

我久已猜着你了。只是这个所在，怎么使得。万一静照闯将进来，却不要羞死了

人。”蒋云道：“实不相瞒，这个静照，也与我相处的，故把房门反锁而去，明要撮

合尔我的好事。倘获娘肯见怜，感恩不尽。”当下王氏已是欲火难按，凭着蒋云抱到

禅榻之上，解开裙带，霎时间云雨起来。一个是轻薄少年，一个是久旷孀妇，正如干

柴烈火，自然尽兴极娱。不觉香汗透衣，芳魂欲失矣。曾有一诗，单骂蒋云的负义短

行。道是：

神前枉结弟兄盟，人面那知是兽心。

可惜维摩清净地，却将禅榻恣奸淫。

且说蒋云，自在尼庵，得遂奸媾，满心欢喜。以后不隔数夜，捉着空儿，即踅到

王氏房中，云情雨意，十分浓快。只是婆媳两个，卧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凭你做得隐

瞒，未免淅淅索索，有些响动。那冯氏伏在壁上，子午卯酉，早已一一听得仔细。况

兼蒋云，实欲假途伐虢，既得与王氏通奸，便觉胆大。每每见着冯氏，捏手捏脚，戏

言挑拨。冯氏又不敢声张，只好暗暗气恼。

一夕，云雨毕后，王氏搂着蒋云，低声说道：“虽获与你绸缪数夜，唯恐隔壁听

见，曾没有一遭像意。就是说话，也说不得一句儿，这却怎处？”蒋云道：“便是这

样干事，我也甚觉气闷。今后就放荡些，料想不妨。”王氏摇首道：“这个怎么使得，

倘被听见，教我怎样嘴脸。”蒋云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任你做得隐藏，只

怕瞒不到底。倒不如拖在浑水，塞住了他的口，就使日后兄弟回家，也还可乘间往

来，不致与你断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这个意思，倒也不差。只是太便宜了

你。”两个说得兴浓，又云雨一次。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

去。自古道：“上梁不正下梁参差”，那冯氏虽极正气，怎当蒋云日逐引诱，到得睡

时，又听着些淫声谑语，情欲久疏，熬煎不过，怕不走了邪路。那蒋云又胡诌哄道：

“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与一妓女留恋，亏折本钱，回

家不得。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况且籴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为何耽搁许久，杳无

音信。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冯氏听说，也不辨真假，就怀着醋意。心下转

道：“他就在外作乐，并不顾我，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原来妇人家，随你贞慎

端方，偏是那妒心最重。当下冯氏念头一转，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王氏在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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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絮的说着蒋云许多好处。

一日，偶然谈起西厢故事，冯氏道：“崔莺是个失节之女，说他甚的。”王氏变

色道：“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你看世上妇人，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只要择人相

处，不致淫滥，也就够了。那个马儿不吃草，这样满话，是说不尽的。”冯氏低着

头，便不做声。当日傍晚，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拿进厨下。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

前，蒋云道：“闻得婶婶爱吃鲜鱼，特买得这一尾，把来与婶婶做夜饭。”冯氏道：

“有甚好处到了伯伯，只管要你费钞。”一头说，一头伸手接鱼。蒋云随手，就将那

雪藕相似的玉腕，捏上一把。冯氏含着笑，佯做不知。蒋云觉有几分光景，心下暗

喜，就把些闲话鬼诨了一会。只见冯氏低着头，两手托在腰眼，急急的走上楼去。蒋

云随后潜步而上，伸首看时，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进得房门，开了便桶的盖儿，

朝内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纸揩抹。不提防蒋云站在背

后，看了好不动火，连步向前，拦腰抱住，急得冯氏双脸涨红，低声喝道：“青天白

日，这是什么勾当。我若叫喊起来，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蒋云道：“我爱婶婶十

分标致，若能亲近玉体，死亦甘心，何况体面。”冯氏又再三哀恳道：“既要如此，

须放了手，待夜间来和你同睡。”蒋云笑道：“只怕你骗脱了身，就要变卦。”冯氏

道：“若我翻悔，不得好死。”蒋云才肯听信，虽即放开。（注：此处删去圆缘字———

编者）那一夜，巫山有路，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正所谓：

水性妇人难保节，贪淫男子会偷情。

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每夜婆媳两个，轮流淫媾，自此进出，益无忌惮。虽则

被窝中做事，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那做裁缝的董近泉，常把微词取笑，

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就请他吃了一杯，也免日后多少是非。

只因自恃衙门走动，结识绅衿，眼里那有董裁，怎肯费着东道。近泉见不招揽，心下

愤愤不悦，只等赵相回来，指点捉奸，且按下不题。

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自从起身去后，一路无话。到了湖广省城，投入牙行，正

欲置货，忽因小衅斗殴，犯了一头假人命。赵相虽幸从宽拟杖，却因云山陷入囹圄，

日常送饭，还要与他衙门打点。自六月初旬到彼，直至九月终，囊资罄尽，方获审

豁。两个怏怏失意，只得收拾起程，连夜赶回，已是十月中了。先到云山家里，放下

行李，云山取出碎银一包，付与赵相道：“虽是你我晦气，遭了这场屈官司。然兄是

折不起的，怎教你费尽而归。可将这几两碎银，回家使用。待我催讨帐目，再借些与

兄作本。”赵相因以离家日久，记念母妻，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急忙忙接放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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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被囊，作别而归。到了自家门首，时将亭午，门犹扃闭未开。连连弹叩数下，里

面婆媳两个，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睡到巳刻起身，正在梳洗。忽闻门上敲响，侧耳

细听，知是赵相回来。不觉吃了一惊。说话的，你说错了。大凡久出乍归，室家相

会，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为何倒说吃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

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就是做客回家，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热热闹闹，也有一番

得意光景。却因赵相犯了官司，资本丧尽，虽则到家，神气消沮，不觉垂头叹息。当

下相见毕，王氏就盘问道：“你为何羁留湖广，直到今日才回？置得什么货物？何不

令人搬取到家？”赵相便把前后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冯氏道：“我不信，偏有这样

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

赵相正欲分解，忽闻门响，却是蒋云时来探望。赵相慌忙延入，再三致谢。蒋云道：

“适间偶在路上，遇着赵云山，始知贤弟已经回府。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此真意

外之变，殊可扼腕。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贤弟前程远大，亦何必以此介怀。”赵

相连声叹息道：“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料想决无好日。”说罢，又把些闲话叙了

一会，连忙置备鱼肉酒果，烧个利市，就把来请着蒋云。

当晚，饮酒中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

分猜疑。到得睡后，云雨之际，冯氏反若勉强迎接，并不像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

状。及至事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将到黎明，即起身梳洗，遍

向邻居探望。落后才到董裁家里。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揖毕坐下，问过寒温，董裁

道：“自从大官去后，瞬息半年，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谁想晦气，折了本钱，家内

又没人照顾。老朽虽你紧邻，各自门各自户，怎好管得。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

早晚有人来往，亦须防察。后生家，体面是要紧的。这是老朽的好话，休得见怪。”

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益觉怏怏不乐，遂即起身回到家里。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

朋友，设酒在白龙潭船内，要与赵相解闷，遣人相邀，立等同去。赵相不能推却，即

时迤逦出城，来到船中。早饭已备，饭后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几局。时未过午，将

酒饮起，直至黄昏始散。赵相已是十分沉醉，一路踉跄而归。将次到家，偏那心上的

事儿，却又记得明白。遂不向前门，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伏在门上，侧耳听时，

蒋云果然在内说话。初时模糊，听不明白，只听得落后两句道：“撞着了不好意思，

我向后门去罢。”赵相此时，酒已全醒。不觉怒从心上起，正欲敲门进去，猛听得门

栓一响，里面蒋云又闯将出来，两个劈头一撞，赵相立脚不住，竟是翻身一跤。蒋云

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勃然大怒，竟把赵相按在地上，着实打了数拳。恰好婆媳

两个，把着灯盏送出。听得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移火一照，却是赵相。惊得蒋云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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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迭，飞步而去。王氏冯氏慌忙出来，把赵相扶起，搀到楼上卧房，和衣睡倒。婆媳

两个重又下楼，收拾碗盏。停了一会，只听得连声唤茶。冯氏急忙泡了一碗，拿上楼

来，双手递去。赵相睁圆双眼，接茶在手，向着冯氏，就是劈面一掷。幸得连忙闪

开，那只碗儿，跌下楼板，打得粉碎。冯氏道：“好好出外半年，本钱虽折，却会撒

起酒风来了。”赵相大怒道：“会养汉的贼淫妇，我且问你，方才从后门出去的，是

那一个？”冯氏道：“啊呀，好不胡说，你自家吃得烂醉，跌倒在地，我与婆婆两个，

扶你进来，却有何人出去，你莫非眼花了。”赵相厉声骂道：“贼淫妇，你这养汉的

事情，我已备细晓得。只在早晚间，少不得把你这贼淫妇，处置一个死。”一头说，

一头伸手把冯氏的头发，一把揪来，揿在身底下，提起拳头，一口气打上五六十拳。

王氏还在楼下收拾，听得冯氏连声叫喊，慌忙上楼，和身劝解。怎奈那把头发紧紧捏

住，再拆不开。王氏急了，把赵相的手腕，咬上一口，才得放松。冯氏得脱，竟一溜

烟奔到楼底下去了。赵相愈加恼怒，又欲赶到楼下来打，王氏将身拦住不放。赵相

道：“我自打那会偷汉的贼淫妇，好扯淡，谁要你劝。想是你与他做一路的了。”只

这一句话，打着了王氏的心窝，便插胸跌脚，放声大哭道：“好一个没廉耻的乌龟畜

生，我做娘的在家熬苦受淡，巴不得一日的饭做两日吃，你却把二百两细丝出去，不

知怎么样弄完了，刚刚剩得一个被套子回来。我不埋怨你也够了，你反平白地生言造

舌，捏出无影无踪的话儿来屈陷人。就是打老婆也罢了，怎么连我也拖在浑水内。我

自你十二岁上守寡起，直到如今，你见做娘的偷着几个汉子，曾亲眼撞过几遭。你这

忤逆畜生，说出这样话儿，只怕要死快的了。”千畜生，万畜生，足足骂了更余天

气。赵相和衣睡在床上，又恼又恨，等到晓钟初动，就起身出门，走到赵云山家里商

议。不知王氏起来，更有什么话说？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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